
“听听您的叮嘱， 我接过了
自信； 凝望您的目光， 我看到了
爱心。” 这是歌曲 《父亲》 里的
两句歌词， 每当唱起这首歌， 我
便会想起年迈的父亲， 眼里就会
有了湿润……

连续多日的雾霾锁城， 3岁
的儿子抵挡不住病毒的侵袭， 不
幸患上肺炎。 他软塌塌地躺在我
的臂弯里， 撕心裂肺地咳嗽， 他
的小脸儿憋得红红的， 沙哑的声
音嗫嚅着， “生病好难受。” 起
初， 我并没有感到焦虑， 可是，
当我在半夜里心急如焚地给儿子
贴上退热贴时， 当我无助地搂着
他浑身发烫的身体时， 恐惧不由
自主地袭来。 那一刻， 我的头脑
有些模糊， 我感觉到理智正在逃
离， 但我还想把它拉住， 谁能帮
帮我呢？

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妹妹
告诉我， 父亲因患脑卒中刚刚从
医院输液回来。 我想， 这下只能
是我安慰老爸老妈了， 他们一向
对健康很在意 ， 心理又比较脆
弱， 听说小外孙患病， 不知道已
经紧张成什么样。

父亲接过了电话， 语气却完
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倒是我，
大呼小叫。 父亲沉稳得一如他天
天练的太极拳：“这都不是事儿，
及时就医， 谨听医嘱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这一辈子要
经历的事多着呢，以后回想起来，
这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坎儿。 生
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那就
心平气和地接受变化……”

人， 可能只有在这种时候才
发现，父母是自己最后的防护墙。

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父亲老
了， 是他更多地依赖我， 需要我
了 。 可是这次 ， 还是父亲帮了
我。 当年，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
候， 做过一个神奇的梦。 梦见我
和父亲一起爬山， 却怎么也到不
了山顶 。 我筋疲力尽地坐在地
上， 一抬头， 看见干枯的树枝上
盛开着两朵灿烂无比的黄色小
花， 父亲指着它们说： “这就是
希望。”

我一直觉得这个梦不太真
实， 太像电影小说里的情节， 可
它确确实实地出现过。 我想， 这
是因为我们父女相距千里却息息
相通， 父亲托一个梦来引领我，
帮助我。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一
生一世的。 希望、 坚持， 这就是
父亲给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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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鲁是线上的领工长， 负责
六条隧道的日常维修和养护工
作。 其中， 最长、 最难养护的伊
尔施隧道， 全长1900米， 成了春
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别说维护，
单说在黢黑的隧道里行走就怪让
人害怕的。

隧道的冬季偏长， 有八个月
的时间是冬天。 昏暗幽深， 手电
筒的光亮照不了多远， 像萤火虫
发出微弱的光在洞穴里飞舞。 寒
气从四面围裹着隧道里的一切，
令人毛骨悚然。 今年几个刚入职
的年轻人， 没干几天就跑了。

可老鲁一干就是 八 年 ， 这
八年间往返这六条隧道之间，
从春夏到秋冬， 也走到了人生的
暮年。

老鲁说： “伊尔施隧道是伊
阿线上所有客货列车必经之处，

每天必须死看死守 。 ” 老鲁直
言 快 语 ， 言语中透着一份自信
和坚定。

老鲁干工作还是有一套的 ，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那年春节前， 工区管内的2
号隧道检查井下的排水设施， 因
保温不良而结冰堵塞， 地下水无
法排走， 井口因水结冰而冻胀，
致使井口外忽然大面积冒水， 积
水淹没道床， 冰冻了线路， 隧道
内的 “汪洋 ” 变成了 “冰河 ”。
老鲁不畏惧困难 ， 率领职工排
水 、 刨冰 ， 连续奋战3个昼夜 ，
最终化险为夷。 想来工友们至今
仍心有余悸， 一刻不敢放松。

隧道除了专人24小时不间断
巡视外， 老鲁还做了很多的有效
对策。 比如说， 老鲁给隧道的检
查井穿上了 “棉衣”， 加装了泡

沫板； 给关键的检查井内增设了
钨丝灯， 还在冻害最严重处， 铺
设了加热管， 有效地预防了线路
冻害的发生。

伊尔施隧道有33个检查井 ，
平均每60米就有一个， 并且都设
在线路中心， 维护难度较大， 过
去1250米处至1480米处经常发生
冻害， 通过采取这几种方法后，
没发生过一起冻害。

老鲁说， 工作再苦再累他都
不怕， 最难的是想家， 最愧对不
住爱人、 孩子和父母。

这些年， 家根本照顾不上 ，
全是爱人一个人照料， 尤其是春
运关键时期， 几乎把单位当成了
家， 今年三十儿又是老鲁的班。
但， 老鲁无怨无悔， 看着一趟趟
列车安全驶离隧道口时， 老鲁的
心才会安宁。

隧道深处的
守望

日落风吹鸟归巢， 身在井下
不知晓。 母念妻等娇儿盼， 披星
戴月深夜还。 这就是矿工一家人
的真实生活。

（一）
“妞妞， 进来吧！ 都快在那

儿坐一下午了。” 在屋里正忙着
做饭的妈妈叫道。 “不， 我等爸
爸回家！”

叫妞妞的小女孩刚六岁， 穿
件白花上衣， 方格短裙， 扎着两
条羊角辫 。 红红的小脸天真可
爱， 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一双明亮
的大眼睛。 此时， 正坐在大院门
槛上仰着头， 双手托着腮帮， 呆
呆地看着快要落幕的夕阳。

下午， 放学回家吃过饭， 妞
妞就换上了上星期天爸爸、 妈妈
刚给自己买的新衣服， 坐在门槛
上等爸爸回家。 这月， 爸爸上中
班， 每晚回来妞妞都已睡着了。
早上妞妞起床上学时， 爸爸却还
没醒。 妞妞只能轻轻地在爸爸的
脸上吻一下， 然后很不情愿地转
身去上学。 快一星期没和爸爸说
话了， 妞妞心里憋着好多好多的
话想对爸爸说。 今天星期五， 明
天不上学的妞妞决定今晚一定等
到爸爸回来才睡。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一弯新
月悄悄爬上了树梢， 星星也顽皮
的眨起了眼睛。 四周的山开始变
得黑黑的、 怪怪的、 像野兽， 又
像恶魔 。 妞妞心里隐隐有些害
怕， 她咬咬唇， 依然坐在门槛上
等着爸爸。

“妞妞快进来吧， 你爸还早
呢， 天都黑了， 外边冷！” 奶奶
心疼地叫着出来扶起妞妞， 祖孙
俩迈着蹒跚的脚步往屋里走去。

（二）
地层深处， 巷道尽头。 偶尔

一声嘀嗒的滴水声外， 四周一片
寂静， 漆黑一片。 黑暗中两盏透
亮的矿灯不停地晃动着 。 “真

沉 ， 彪哥 ， 歇会儿吧 ， 抬不动
了！” 飞仔哈着腰。 这小子刚来没
多久，是来挣钱回家娶媳妇的，人
挺机灵，就是身子单薄点。

“行 ， 慢点放 ， 小心别碰
脚！” 王彪边说边双手扶住开关
慢慢地蹲了下去。 刚放下， 飞仔
一屁股便坐在了潮湿的煤泥上，
背靠着煤壁喘着粗气哭丧着脸
说： “真点儿背， 快下班了还烧
开关。” “你就别怨了， 注意点
上帮， 别掉块煤下来砸伤了你，
那才叫背呢。” 王彪提醒道。

“彪哥，你说咱们换好开关，
走完煤打完锚杆， 还能坐上人车
不？要是坐不上人车走道出去，给
查出每人罚款100元， 那可冤死
了。要不，到下班时还没干完活我
们也不干了， 索性坐人车出去得
了。 大不了完不成当班工作量一
人罚100元，我们也不至于累个半
死啊！ 彪哥，你说行不？ ”

“你小子别动不动就说什么
死不死的 ， 走窑人可得忌讳这
个！” 王彪冲着浑身冒着热气的
飞仔低声吼道 。 今晚真有点儿
背 ， 刚开一会儿溜子开关就烧
了。 要真是辛辛苦苦干一班， 到
点完不了活儿或是坐不上人车，
被罚那可真叫冤！ 100元钱够老
妈半月的医药费； 够给妻子添一
件新衣服； 够给孩子买好多学习
用具；够自己一月的烟钱了呀！要
是大家都加把劲儿没准能把活赶
完。 王彪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

想到此时家中贤惠的妻子已
做好了饭菜和长期有病的老娘，
还有可爱的女儿妞妞正盼着自己
平平安安地回家！ 疲惫的王彪浑

身突然蹿动着一股劲 。 他咬咬
牙 ， 猛 地 站 了 起 来 。 叫 道 ：
“走， 飞仔！”

“彪哥， 再歇会儿吧！ 刚坐
下呢就要走， 反正这活也够呛！”
飞仔嘟囔着懒懒地站了起来。

王彪心想 “自己身为副班
长， 可不能和普通工人一样， 遇
到困难就泄气。” 他把杠子伸了
过去， 留老长给飞仔。 把湿透的
汗衫从腰带里往外一拖， 露着肚
脐一躬腰说： “走吧， 飞仔！ 你
少抬点 ,咱们走快点 ， 大家加把
劲儿准能把活赶完 ， 还能坐上
人车 。 ” “是吗 ？ ” 飞仔顿时也
来了劲。 两盏矿灯又一前一后晃
动起来。

（三）
夜， 静静的， 小屋依旧亮着

灯。 身披皎洁的月光， 脚踏深夜
的山风， 王彪轻轻推开家门。

“彪儿， 是你回来了吗？” 屋
里 传 出 一 阵 轻 微 的 脚 步 声 。
“嗯， 妈， 你还没睡？” 一股香喷
喷的饭菜味扑鼻而来。

昏黄的灯下放着母亲刚缝好
的窑衣 。 里 屋 的 电 视 还 开 着 ，
妻子和衣躺在床上， 不知何时
已进入了梦乡。 “我要等爸爸，
我要等爸爸！” 酣睡的女儿在喃
喃梦语。

接过母亲沏的热茶， 看着眼
前的一家人。 王彪心潮起伏， 久
久难以平静……

此时此刻， 他才深深知道自
己挣多少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每天能平平安安地回家。

平安永远是矿工一家最大的
快乐和幸福！

照片上的这两个宝宝， 一个
是我儿子高琨， 另一个是我孙子
高一诺 。 他俩穿着同一件宝宝
服， 时间跨度却是三十年。

记得那是上个世纪的 1987
年， 我儿高琨刚满一岁。 这件衣
服是我姐姐给他做的， 衣服胸口
处绣上了孩子的名字， 还有一个
小白兔拔萝卜的图案， 穿在孩子
身上 ， 显得活泼可爱 。 孩子大
了， 穿小了的衣服大多送了人，

唯有这件印着名字的小衣服我们
还珍藏着。 2016年6月， 已经而
立之年的儿子高琨也有了活泼可
爱的宝宝， 现在已经7个多月了。
最近整理衣物， 发现了压在箱底
的这件小衣服， 就拿出来给小宝
宝穿上。 我把儿子和孙子相隔30
年穿着同一件衣服的照片发在了
朋友圈， 大家看了都非常感慨。
一件30年前的小衣服， 将会是三
代人的美好回忆和欢乐。


